佛教以前印度文明
《印度之佛教》，p.1：古印度文明三時期

	時期
	時間
	中心地區
	人種民族
	崇敬事行
	文化思想

	1、吠陀創始時期
	佛元
前十二世紀至六世紀頃（約西元前1500年至西元前1000年）
	五河地方
	雅利安人自西北移入印度，逐先住之達羅毘荼族
（㯶種之一支）等於南方而居之。被虜獲者，稱為首陀羅。
	崇敬日月等自然神，事火，祭祀讚神而述其願求。
懷德畏威，神格尚高潔。


	崇神以達現實人生之滿足。

來生之觀念，雖有而未詳晰。
代表印度最古文化之《梨俱吠陀》
、《娑摩吠陀》
。末期已有自哲學之見地，開始為宇宙人生之解說者。


	2、梵教極盛時代

（婆羅門教擴

張大成的時代）
	佛元前六世紀至三世紀頃

（約西元前1000年至西元前800年）
	閻牟那河上流之拘羅地方為中心，為「婆羅門教之中國」。

又東南下達恆河下流。
	雅利安人達舍衛國以東，鄰接緬、藏區之民族，多有黃種，然亦為所征服。
	雅利安人受被征服者神秘思想之熏染，幽靈密咒之崇拜大盛。
婆羅門高於一切，祭祀為萬能，神鬼為工具而利用之，神格日以卑落。

保守的、神祕的、形式的、功利的宗教抬頭，或者也可說是宗教精神的墮落。
	《夜柔吠陀》產生。

整理祭典而給予宗教行為以神學的解說，以祭祀為宗教唯一的目的，成《梵書》。

婆羅門教三大綱（吠陀天啟，婆羅

門至上，祭祀萬能），種族的（四姓）嚴格劃分，都確立於此時。
於現實人生之無限滿足外，轉為來生天國之要求。

咒術為中心的宗教，產生《阿闥婆吠陀》。

	3、教派興起時代
	佛元前二、三世紀（約西元前700至西元前500年）

	雅利安文明漸南達德干高原，且遍及於全印。
	南印民族漸受梵化而非武力之征服。

恆河下流，富有黃種血統之民族，受吠陀文化之誘發，文事大啟。
摩竭陀之悉蘇那伽王朝，且漸為印度之政治重心。

雅利安文明受異族文化之同化於前，反抗於後，婆羅門教乃一時衰落也。
	東方民族（摩竭陀人、韋提希人），以受吠陀文化之熏習，於「梵行」、「家住」之上，加以「林棲」、「遁世」之苦行生活。以克制情欲之「苦行」，集中意志之「瑜伽」，外苦形骸而內離妄念，念表徵梵我之「唵」，
則達真我超越之解脫。

反吠陀傾向乃產生多種出家之沙門團，多以嚴酷之苦行求解脫，而成風行一時之反吠陀潮流，此可謂之「教派興起時代」。
	吠陀受東方文明之潛化，不復以祭祀萬能，升天永樂為滿足，乃演為達本窮理之學。承《吠陀》、《梵書》而起之《奧義書》
，於婆羅門教隱含否定之機。

印度的六師外道，懷疑哲學，唯物論的順世外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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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及開拓之方向













五期佛教
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無諍之辯》p.117：
一切佛教乃同依本教流變而來。本教即釋尊之遺言景行，弟子（聞佛聲而奉行者，即聲聞）見聞而受持者。大乘道孕於其中，然就歷史而論，則初期以聲聞行果為所崇，故名之為「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此後之佛教，莫非據此本教，內為理論之開發，外為方便之適應，而次第發達成之。理論開發與方便適應，有正常者，有強調而失佛意，附會顛倒而無當者，故有抉擇洗鍊可言。
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以佛法研究佛法》p175~178
菩薩道的思想，在佛教界醞釀，從學派的分裂中，一天天明朗強化起來。

佛滅百年中的吠舍離結集，開始了耆年上座與青年大眾的分流。從傳說上看，這是律重根本與適應，和律務瑣細與保守的爭執（十事非法說）。等到阿輸迦王時代的分爭，是聲聞未了與聲聞究竟的爭執（五事非法說）。這都是大乘思想在發揚，所以我稱之為菩薩傾向的聲聞分流。追溯得更古些，阿難與迦葉，富樓那與迦葉的爭論，都意味著菩薩傾向的潛流了！起初，沿恆河東岸，以吠舍離為中心的東方系，演化為大眾部，與西方系的上座們抗衡。傳說大眾部中有大乘經，這自然不容易證實。但從大眾系的本宗同義看來，像佛身無漏，佛壽無量，佛威力無邊，一音說一切法，一念知一切法，關於佛菩薩聖德的讚揚，也就是大乘思想的法性身論，可說是他們唯一著力的地方。在流轉還滅的解說上，像心性本淨，見空成聖，也是大乘的心要所在。所以起初不必有大乘經，但大乘法的基本要義，已相當完備了。到了迦王時代，大天更展開揚大抑小的爭論。大眾系的教化區，漸漸的向南方移入。東方的央伽多羅，傳說有大乘經。摩訶迦旃延到摩訶剌陀，大天到摩醯沙漫陀羅；凡是大眾學派所到達的，都是大乘盛行的根源地。案達羅的學者，傳說他們用南印的方言集錄大乘經。總之，大乘法的最初傳弘努力者，是大眾系的聖者們。這一個傾向，飛快的展開。
在佛元二世紀的迦王時代，西方的上座系，有一分人傾向大眾而接近了，這就是中印的分別說系。這一系，流行在大陸上的，像化地、飲光、法藏部，不論是分裂的緣起，聖典的內容（古人也判法藏部律的分通大乘），都接近大眾系。特別是三世紀中印法難以後，大眾系與大陸分別說系的關涉更深。西方的上座系，不久又分為犢子與說一切有兩系。犢子系以拘舍彌為中心而分化到恆河流域，也有進入大眾系的故鄉，所以他也傾向大乘。如文殊師利為釋迦的老師，犢子部即與大眾部有一致的傳說。真常唯心論的完成，與他也很有關係。說一切有系中，流出重經的譬喻師，他的思想是傾向大眾分別說的。

譬喻尊者，從健陀羅到羯槃陀。這一線，像烏仗那，通過泊米爾，到西域的斫句迦、于闐，都是後代大乘的盛行地。譬喻大師世友，不也稱為菩薩嗎？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不也說善財是賢劫菩薩；舍利子說法，有很多人發菩提心嗎？又有重禪的瑜伽師，他們好談自證，思想自由得多。像僧伽羅剎，彌妒路尸利，都傳說是菩薩。惟有迦溼彌羅的重論派，才比較上與菩薩道無緣。

從聲聞學派的分流上看，菩薩道可說是大眾系初唱，因佛法的普及大眾（菩薩，在家的更多）而發揚。但以佛陀行果為讚仰的對象，生起佛何人哉，我何人哉，

有為者亦若是的自尊心；在時代要求下，逐漸形成菩薩道的佛法，這幾乎是一切學派的共同傾向。所以不久即瀰漫全印，為一切學派先見者所賞識，這焉能看為少數人的臆說？看為空中樓閣，說他完全是後人的偽造？至少，我不敢閉起眼睛，這樣的抹煞事實。菩薩傾向的聲聞分流期，各派的學者，有的專修聲聞行果；有的讚仰佛陀行果，自修依然是聲聞道；有的外現聲聞身，內秘菩薩行。聲聞道與菩薩，雖不無矛盾，但大體上是互相依重而和合的。不過，從事菩薩道的研求與實行者，大眾分別說系，比較的多數吧。在北方，一切有部的譬喻師，都是與大乘有關的。佛元四世紀以後，菩薩道更盛，才漸次移入菩薩本位的時代佛教，那已是南方案達羅王朝，與北方貴霜王朝的時代了！
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以佛法研究佛法》，(pp.184-189)
菩薩為本，大小兼暢的大乘經，從南方到北方，是南方案達羅，北方貴霜二王朝的極盛時代。
不久，南北二王朝，都一天天衰老。中印的摩竭陀民族，要興起，正在預備一個梵文復興時代的婆羅門帝國。這時候，大眾分別說系的學者，承受初期流出的大乘經，有意無意的又在開始發揮適應新時代的佛法。梵我化的真常、唯心，在佛教界起著醞釀作用，又開始出現新經。
正在這轉變的大時代，佛教中產生了偉大的聖者，就是龍樹菩薩。
他長在南印，久受大乘的熏沐，又出家在北印的說一切有部。他起來綜貫南北佛教，發揮弘通一切性空，一切幻有，三乘同歸的菩薩本位佛教。他反對北方佛教的極端者，《發智》《婆沙》的實有、瑣碎；又抨擊南方佛教的病態學者，方廣道人的執理廢事。
他立足在古典的緣起觀，從緣起的寂滅性，貫通一切空；從緣起的生滅相，貫通三世有、我法有、有為無為有的一切有。幻的顯現，幻的空寂，合成現空無礙的中道觀。他的即有而空，是緣起空寂的開顯，是不礙入世的大乘特見。他的如幻一切有，雖取捨各家，特別重用上座傳統的古義。他是南方初期的大乘經，與北方初期的毘曇論的綜合，綜合得達到預期的成功。他承受北方的精神，所以他的作品稱為論。
當時，真常、一乘、唯心的後期大乘經，已開始出現。龍樹窺見了這個氣運，很想加以阻抑，所以說：他力念佛，是為志性怯劣者說的。假如一定是一乘，那唯有《法華經》可信（可見當時的一乘經很少），一切說三乘的都要廢置或修正了。因為人執著實有外境，所以特別說一切依心起；如執著心是真實常住，那不過是梵王（婆羅門教）的舊說。本來是一切空，因為有人怕聽說空，所以又稱之為一切清淨。他這樣的堅固而洗鍊了大乘，給北方佛教界一種重大的影響，引起西域大乘佛教的隆盛。
四、如來傾向的菩薩分流時代
但隨著笈多王朝的興起，在梵文復興的氣運中，中印的佛子們，融攝了大眾系、犢子系的思想，對一切法性空，給以新解釋、新抉擇；真常、唯心、一乘的大經，又大大流出，佛教又移入如來傾向的菩薩分流時代了。這一個思潮，立刻反映到西北方，偉大的綜合者，又出現了，這就是無著師資的學系。
他們學出北方，從重禪的瑜伽師中出來，傾向經部師，也尊重毘曇。總攝了說一切有三系的學說，起來迴心向大。因為偏於北方，所以對大眾分別說的思想，比龍樹要隔礙得多（但龍樹後學的容易流入真常，也就因為這一點）。初期的性空大乘經，也就是久在北方流行的，他們很重視他，但用現在實有的見地去解說。
當時真常、唯心的思潮，無法拒絕他，又不願全盤接受，可說又厭他又愛他。於是，在緣起自相有的見地說不空，間接的顯示真常不空。不同情真心的在纏妄現，所以從虛妄生滅心中談唯識。雖一天天弘揚大乘不共的唯識道，但在北方佛教的事實昭彰下，終於用密意一乘去修正他。這一到隨理行派手上，弘揚在中南印，就徹底的一乘究竟了。用別時意趣解說念佛，不談真言祕密。他們有北方的濃厚特色，製作很多嚴密的論典。這一系，也像龍樹系一樣，是偉大的南北綜合者；也想對南方後期的佛法有所修正，但時代思潮的狂流，已不能不遮遮掩掩的接受了！這樣，大乘經與大乘論，是各有源流的。大概說，經是大眾、分別說，也有犢子系（一切有系）在內，偏於東南的。
大乘論是南北佛教的綜合，有修正淨化大乘經的傾向。可以說，不透過說一切有系，大乘是不重論的。龍樹學與無著學，是更理想的大乘學，但不能說大乘只有中觀與唯識兩派。這因為龍樹學很逼近性空經，但經中未始沒有不同的見解。後期的中道大乘經，說真常、唯心、一乘，更與無著學相距很遠，到護法更遠了。真常唯心，不是虛妄唯識者發展所成；虛妄唯識，卻是從北方佛教的觀點，接受真常唯心，又想淨化他。
古人說，經富論貧，那過分重視如是我聞了。西藏人以為大乘經像一團麵團，拉長就長，壓扁就扁，真意難得了解。惟有龍樹、無著的中觀、唯識學，才是大乘的正義，那也不知經論性質的差別。事實上，龍樹、無著在大乘教中的地位與價值，需要更深的認識。因了中觀學的復興，空有相爭，鬧得興高采烈。但另一機運成熟，新經典又開始流行了。起初，北方的瑜伽師，說自證，談神通，漸漸與北方的咒師有緣。雜亂的流出些雜密，這時間相當的早。南方真常論者的聖典中，密咒的成分也加多。笈多王朝大統一以後，婆羅門教更盛；佛元九、十世紀間，佛教大受摧殘。
五、如來為本的佛梵一體時代
真常的大乘佛教者，有意的在真常、唯心、一乘的基礎上，使佛法更梵化，更神祕。他總攝大乘空有的成果，融合了世俗的迷信、俗習、甚至房中術。這樣作風，本是婆羅門教所採用，曾經收有復興效果的。
行部、瑜伽部的密典出現，佛教思想大變，這又移入如來為本的佛梵一體時代了。接著，南北方佛教都衰，中印佛教，卻在波羅王朝的護翼下，祕密教發揚到至矣盡矣，無上瑜伽又出現。病態的發展，到了此路不通，創新的源泉也枯了，坐待外道的侵入而滅亡。
四、結論
從這經論的出現去看，初期大乘經，可以有想像（無意識的居多）的成分，但不是偽託。他是學有所見，從佛教大眾的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妙法。至少，他與聲聞乘的阿毘達磨，有同等的價值。實際上，高得多。
大乘經論各有特色，我們贊成繼承龍樹、無著抉擇又綜合的精神，但不否認真常唯心系的存在。否認他，就不能窺見佛法流行的真相。大乘經，我們是尊重初期的。
真常唯心，我們認為是適應梵學復興而離宗的，但他保存佛法的精華不少，值得我們參究。
這一切，都是釋尊的三業大用，影現在弟子的認識中，加以推演、抉擇、攝取，成為時代意識而形成的。可以稱為佛說，卻不能說那一章，那一句是釋尊親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離卻糟粕又從那裡去洗鍊精華！古書不易讀，佛典似乎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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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元」（佛教以佛滅計年）若按照印順導師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佛法」〉，推論應為B.C.E.431；早期《印度之佛教》則以B.C.E.389為佛元年代。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宗教意識之新適應〉，(p.514)：


達羅鼻荼，本為南印度民族的通稱。《大唐西域記》有達羅毘荼國，以建志補羅Kāñcipura為首都，區域極廣。達羅毘荼族的語言，名達羅毘荼語（鬼語），與梵語（天語）不同，在阿利安族Ārya的印度人聽起來，非常難懂。加上達羅毘荼族的神咒（語言即神咒）信仰，成為難以理解的語音，所以《瑜伽師地論》說(大正30，494b5-7)：「非辯聲者，於義難了種種音聲，謂達羅弭荼種種明咒」。達羅毘荼，唐譯《華嚴》就譯作「咒藥」。


� 一些語言學家認為，在�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9%9B%85%E5%88%A9%E5%AE%89%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o "印度-雅利安人（頁面不存在）" �印度-雅利安�移民到來之前，達羅毗荼人遍布於�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8D%8A%E5%B2%9B" \o "印度半島" �印度半島�，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文化和�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E5%AD%A6" \o "語言學" �語言學�上的佐證，�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BE%E8%B7%AF%E6%94%AF%E5%9C%B0%E5%8C%BA" \o "俾路支地區" �俾路支地區�說�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7%81%B0%E8%AF%AD&action=edit&redlink=1" \o "布拉灰語（頁面不存在）" �布拉灰語�（屬於達羅毗荼語系）的�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7%81%B0%E4%BA%BA" \o "布拉灰人" �布拉灰人�的存在就被當作一個證據。按這種理論的觀點，早期�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2%B3%E6%B5%81%E5%9F%9F%E6%96%87%E6%98%8E" \o "印度河流域文明" �印度河流域文明�，比如�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6%8B%89%E5%B8%95_(%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o "哈拉帕 (巴基斯坦)" �哈拉帕�和�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4%BA%A8%E4%BD%90-%E8%BE%BE%E7%BD%97" \o "摩亨佐-達羅" �摩亨佐-達羅�，應為達羅毗荼人所創造。


另外一些學者如J. Bloch和M. Witzel則認為，印度-�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8%A9%E5%AE%89%E4%BA%BA" \o "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在創作出《� HYPER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A8%E4%BF%B1%E5%90%A0%E9%99%80" \o "梨俱吠陀" �梨俱吠陀�》最古老部分之後才進入已經講達羅毗荼語的地區。


�《以佛法研究佛法》，(p.42)：「《娑摩吠陀》係蘇摩祭的讚歌，為了實行祭儀的需要，從《梨俱吠陀》中編集出來。新作的讚歌，僅七十五頌而已。」


�《梨俱吠陀》第十卷的創造讚歌，即有關於宇宙人生的哲學的思考。


� 偏重祭祀儀式，漸有祭祀萬能的傾向，天神幾乎是可以祭祀去操縱的。


�《佛在人間》，第三章〈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p.70：「婆羅門修證求解脫，也說：觀念於「梵」──梵是一切生滅相不可說而為一切的本體。同時，口念「唵」字。這樣的心想口念，如修成就了，就可見真我，得解脫。」


�《以佛法研究佛法》，p.42：「約在西元前七００到五００年，印度傳統（阿利安）的宗教，進入奧義書時代。奧義書的深奧哲理，形式是傳統宗教的發揮；然而尋繹他的思想根柢，實在是凌駕傳統宗教的產物，使印度宗教進入一更高的階段，促成一種新的機運。從區域的文化特性說，這是阿利安文明，在東方環境中洗鍊出來的成果，不能忽略他的東方性。」


�《中觀論頌講記》：「龍樹菩薩。他本是南印度的學者，又到北印度的雪山去參學。他正確的深入了（南方佛教所重的）一切法性空，於（北方佛教所重的）三世法相有，也有透闢的觀察。所以從他的證悟而作為論說，就善巧的溝通了兩大流：「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他是空有無礙的中觀者，南北方佛教的綜貫者，大小乘佛教的貫通者。這樣綜貫的佛法，當然是宏偉精深無比！」( Y 5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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